为啥教员强调劳工必须懂政治？
伟人为何一生警惕教育被异化，坚持劳动者必须懂政治?

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?

从小学到大学，我们学了十几年知识，会解方程，会背公式，会考证书，会做PPT，会写代码，会操作各种软件。

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，财富是怎么分配的，权力是怎么运行的，规则是谁制定的，又是谁从规则里获得了最大的利益。

一个人可以精通技术，却看不懂自己为什么越来越忙;可以学历很高，却解释不了自己创造的价值为什么总是和收入不成正比。

而这，恰怡是伟人当年最警惕的一件事。

很多人一直有个误解，觉得伟人晚年为什么总是强调学习政治，强调思想教育，甚至让工人、农民去读那些在外人看来晦涩难懂的理论。

在一些人眼里，这似乎是一件很不务实的事情。

工人好好干活不行吗?

农民好好种地不行吗?

为什么非要让他们讨论国家大事，研究社会问题?

但如果你真正理解了伟人一生的经历，就会发现，他担心的从来不是生产问题，而是人会不会重新变成工具的问题。

因为他看得太清楚了。

纵观几千年历史，无论是王朝更替，还是社会变迁，普通劳动者往往都是创造财富的人，却很少是掌握财富的人。

修桥的是百姓。

筑城的是百姓。

开荒种地的是百姓。

可最后享受成果最多的，却未必是百姓。为什么会这样?

很多人以为是因为力量不够。

其实更深层的原因，是认知不够。

一个人如果只会劳动，却不知道财富如何流动;只会生产，却不知道权力如何运作;只知道埋头干活，却不知道规则是谁制定的，那么他创造再多价值，也很容易成为被安排、被管理、被支配的一方。

所以伟人始终认为，劳动者不仅要有双手，更要有头脑。

仅仅让人民吃饱饭不够。

让人民识字也不够。

真正重要的是让人民学会思考。

因为不懂规则的人，永远只能在规则里奔跑;懂得规则的人，才有机会参与规则的制定。

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，扫盲运动会被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。

在很多国家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员工。

而在那个特殊年代，教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一一培养国家主人。

于是大量夜校出现了，无数工人下班后走进课堂；
许多农民白天种地，晚上识字。

学习的不只是文化知识，还有社会知识、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。

在今天看来，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。

但放在当时，这实际上是一场认知上的革命。

因为一个人一旦学会思考，他就不再只是工具

他会开始问问题。为什么这样安排?为什么这样分配?

为什么有人永远掌握资源?

为什么有人永远承担成本?

而所有特权阶层最害怕的，恰怡就是普通人开始提问。

因为不会思考的人最好管理。

只会执行命令的人最容易控制。

一个人如果只知道拧螺丝，那么他永远只是一颗螺丝钉。

但如果他开始思考整个机器是怎么运转的，那事情就不一样了。

很多人不知道，伟人晚年最担心的，其实并不是物质贫困。

而是精神上的贫困。

因为物质贫困可以靠发展解决。

可一旦思想贫困，人就会失去判断力。

到那时，即便生活条件改善了，也可能重新出现新的特权阶层。

历史上太多这样的例子了：
一些人最初代表人民，后来却脱离人民。

一些制度最初服务大众，后来却逐渐服务少数人。

伟人深知，人性会变，权力也会变。

如果劳动者没有监督权力的能力，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那么任何成果都可能被慢慢侵蚀。

所以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。干部不能脱离群众。

管理者不能脱离劳动。

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实践。

这也是后来鞍钢宪法背后的深层逻辑。很多人只看到了制度表面。

实际上它想解决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。

那就是如何防止掌握权力的人越来越脱离劳动者。

干部参加劳动，不是为了作秀。工人参与管理，也不是为了形式。

本质上是在打破信息垄断和权力垄断。

因为一旦管理者只待在办公室，劳动者永远接触不到决策过程，那么双方之间迟早会形成巨大的鸿沟。

而所有特权，往往都是从这种鸿沟里长出来的。

所以伟人一再强调，劳动者必须懂政治。这里的政治，不是教每个人去当官。而是让每个人明白社会是怎么运转的。知道权利从哪里来。

知道规则如何形成。

知道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。

说到底，政治教育的本质不是争权夺利，而是让人拥有判断是非的能力。

因为技术只能解决怎么干的问题。思想才能解决为什么干的问题。

一个人会开机器，当然重要。

但一个人知道机器创造的价值流向哪里，同样重要。

一个人会种粮食，当然重要。

但一个人知道粮食价格背后的逻辑，也同样重要。

如果只教技术，不教思考，那么培养出来的可能只是高效率的工具。

如果既教技术，又教思考，那么培养出来的才是真正完整的人。

这或许就是伟人一生反复强调教育不能被异化的根本原因。

因为教育一旦只剩下考试、证书和就业，最终培养的可能只是越来越优秀的劳动机器。

而教育真正的价值，从来不只是让人谋生。

更重要的是让人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，为什么而奋斗，以及如何守护自己创造的一切。

伟人留下的最大启示，也许并不是某一句口号，而是一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道理:

一个民族最危险的，从来不是贫穷。

还有一个就是权利的去魅祛魅，强调知识分子是从人民中来的，必须回到为人民服务中去，如果没有，就是知识分子没有了立场。

只有我们的民族觉醒者越多，民族就越有希望。反观之、愚昧低俗、贪婪排除异己，一旦这柴掌握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，后果之严重会危及中华民族的存亡。

